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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安徒生”——“故事爷爷”孙敬修

韩宝华听孙敬修讲故事是在 1956年，那年
她七岁。韩宝华小时候家住沈阳市铁西区，父
亲韩锡俊在铁西三三零一厂工作，是“八级工”，
月收入七八十元，在当时是相当不错的收入，所
以家里买得起“电匣子”（收音机）。每天下午四
点钟，韩宝华与附近一趟房12家的孩子，准时收
听孙敬修的《小喇叭》节目，稍大些，又开始听他
的《星星火炬》节目，每次20分钟。孙敬修所讲
的生动故事，阐述的朴素而深刻的人生哲理，以
及那沁人心田的柔和声音，深深打动了韩宝华
的幼小心灵。从 1962年开始，韩宝华便给孙敬
修去信，她想不到的是，自己和“孙老师”的通讯
联系居然保持了整整 28年，他们居然成了友情
加亲情的“忘年交”。

孙敬修回忆录里的“宝华姑娘”

关于自己和韩宝华是如何成为“忘年交”的
岁月往事，孙敬修在其回忆录《我的故事》中有
专章介绍，题为“宝华姑娘”。他说：“提起‘宝华
姑娘’，我们家的人没一个不熟悉的，她好像就
是我们家的一员，我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可
读者不会想到，她竟是我的一个小听众啊！”

此事的梗概是这样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
孙敬修正在《小喇叭》里讲故事，他收到一封来
自沈阳的叫韩宝华的小听众的来信，信中还夹
了一张她的小照片，袖臂上别着一个两道杠的
中队长袖标。韩宝华当时正在小学读书，是班
里的干部，可她也有苦恼。她来信对孙敬修说
了些班里的情况，诸如同学不听指挥、干部之间
不团结等等。还说这些话不愿对老师讲、也不
愿对父母讲，她信任孙敬修，所以把这些话讲给
孙敬修听，希望能得到孙敬修的帮助。

孙敬修立即给韩宝华回信，希望她在工作
中注意方法、团结同学、团结干部、依靠老师的
帮助等等。不久，韩宝华回信了，表示一定照孙
敬修说的去做，信中还夹着一些她自己创作的
谜语、小诗，每页纸上都很工整地画了花边……
孙敬修又回信鼓励了她一番。

就这样，孙敬修和韩宝华通过邮局成了“忘
年交”。开始，孙敬修称她为“韩宝华小朋友”，
后来称她为“韩宝华同学”，再后来直接称呼她

“宝华”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孙敬修给韩
宝华写信改称为“宝华姑娘”，韩宝华回信也总
以“宝华姑娘”落款。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中学的韩宝华去北京，
特意来电台看望孙敬修，那时，韩宝华已是个亭
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可惜，时间紧迫，她和孙敬
修只在广播大楼的传达室里匆匆见了一面。孙
敬修叮嘱她，要用自己的独立思维客观判断社
会形势，作出正确的人生选择。

据孙敬修的儿子孙全来追忆，父亲曾给学
药剂的韩宝华寄过医学书籍，写信鼓励她向白
求恩学习，努力钻研业务，提高本领。

二十几年时间过去了，孙敬修始终和“宝华
姑娘”保持着通信联系。后来，韩宝华上了卫
校，毕业分配到沈阳医学院药剂室工作，成家立
业，有了两个孩子，她的子女和妈妈一起，继续
听孙敬修讲故事。

而今，韩宝华回忆已过世30年的孙敬修，思
念之情不仅未因岁月的流逝而消减，反而愈发
浓烈了。“孙老师讲《司马光小时候的故事》，告
诉我们：人不但要勇敢，还要有智慧；他讲《小马
过河》，告诉我们：做什么事都要亲身体验，才知
道‘行或不行’；他讲《小山羊过独木桥》，告诉我
们：要互相谦让，才不会两败俱伤；小时候，他还
给我寄过一本《雾都报童》，让我学习在重庆白
色恐怖下的报童，怎样在周总理的领导下为中
国革命做贡献……他的故事告诉了我，什么是
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
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懦弱。他给我留下了一份
宝贵的精神食粮，有益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了
我的后半生！”

韩宝华说，1982 年她带女儿去北京看望孙
敬修时，他家里条件不太好，没有暖气，冬天要
搬蜂窝煤生炉子。孙敬修和小儿子孙全来住一

起，韩宝华和女儿来京时，和孙全来的媳妇、孙
敬修的小孙女孙梅四人住大床。韩宝华母女在
孙敬修家里住了一周，孙全来陪同。孙敬修一
点不把韩宝华当外人，管她叫“宝华”，称她的小
女儿张蓉为“蓉蓉”。后来，韩宝华的爱人张美
生出差去北京看望过孙敬修，孙敬修和韩宝华
一家人处得像亲戚一样。

韩宝华唯一遗憾的，是没有和孙敬修的合
影。“那时相机是个稀罕物，我 1982年带女儿去
北京看孙老师时，个人家里很少见相机。”韩宝
华说，2019年上秋，她准备和女儿再去趟北京，
看望孙老师的后人。岁月沉淀的友情，不能断。

关爱儿童 孙敬修自称“孩子王”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孙敬修说，他有很多像
“宝华姑娘”这样的小朋友，他们而今已为人父
母，有的人都成了爷爷、奶奶了，仍和儿孙们听自
己讲故事。著名电影艺术家田华，曾给孙敬修写
了这样一段话：“我一进北京就听您的故事，后
来，我做了母亲，我又让孩子们听您讲故事；现在
我已经做了奶奶，我的两岁小孙子，又在听孙爷
爷讲故事，我们全家都是您的崇拜者！”

韩宝华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孙敬修在电
台讲故事有自己的原则：不准电台插播广告，影
响小朋友的收听效果。一家私营电视台违背了
他的意愿，他就离开那家电视台。他绝不为了
多挣俩钱，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自己的声誉，
影响爱听他故事的小朋友们对他的信任！

但助人救急的“公益广告”，孙敬修却积极参
与。如“九一八事变”后，一个从东北逃亡来京的
穷学生马喜援生活困难，需要帮助，孙敬修就把
他带到自己家里吃饭，还在电台里呼吁大家向马
喜援伸出援助之手，听众纷纷响应；又如，有人为
失学儿童设立不收费、免费提供学习用具的学
校，他就在电台里为其义务宣传……凡是对儿
童、对别人有益的事，孙敬修都愿意做。

孙敬修不仅关爱那些健康儿童，那些被劳
教的失足青少年，他也不放弃。1979年3月，孙
敬修主动和北京龙潭派出所联系，毛遂自荐，为
一些被劳教的失足青少年讲故事。他讲了一个
故事叫《盲人骑瞎马 夜半临深池》，警示这些失
足青少年要走正路，回头是岸。据龙潭办事处
的同志反馈，当天下午，就有个少年交代了偷自
行车藏赃的地方，那孩子说，再不交代，就对不
起孙爷爷了！

孙敬修八十多岁的时候，去过北京第一监
狱给犯人讲故事。他还去过团河农场，去过北
京市少年管教所，慰问干警，看望那些得了“失
足病”的孩子们，和少管所的孩子们一道吃“团
圆饺子”。

孙敬修称自己是“孩子王”，他抱定一个信

念：有儿童就有希望！要好好教育自己的学生、
小听众，让他们长大后，把中国变一变，变得谁
也不敢欺负！

孙敬修这样真诚地对待小朋友，也获得了
他们的真心热爱，不少小朋友给他寄信、寄照
片，希望他给回信，并送一张照片，希望跟他交
个朋友，孙敬修全部照办。

有个小朋友叫富春荣，听孙敬修讲故事入
迷，但他家一到六点三十分就停电，他写信给孙
敬修说，自己都快急死了！有个叫焦文秀的 13
岁商店小徒工，每天听孙敬修讲故事、唱歌，他
生活艰苦、孤独，只有每晚听孙敬修的故事，才
能感到心灵的安慰……

新中国成立前，有小报记者给孙敬修造谣，
说他到多家电台讲故事，不过是为了多挣俩钱
儿，是个财迷……孙敬修的小听众们闻讯，义愤
填膺，纷纷来信力挺孙敬修，要做他的坚强后
盾，有的小朋友怕孙敬修遭坏蛋的暗算，还要来
保护他。

粉碎“四人帮”后，韩宝华等全国的“小听
众”在收音机里又听到消失多年的孙敬修那亲
切的声音。“孙老师回来了！”无论天南海北，孙
敬修的“小朋友们”奔走相告。

“兴趣教学法”与“口语化讲播”

韩宝华回忆说，听孙老师讲故事特生动，特
亲切，仿佛跟一位了解自己的老朋友在聊天，一
点距离感都没有。用侯宝林、马季等相声大师
的玩笑话讲：“我们就喜欢孙先生讲故事的那种

‘哄孩子’语调！”
新中国成立前，孙敬修当小学教员时，就采

用“兴趣教学法”，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不知不觉
间把知识记住、记牢。他教算数，为了让学生掌
握时、分、秒的概念，就用硬纸壳做了一个钟，上
边有能用手指头拨动的时针和分针，一边讲，一
边用这个道具，学生们看得兴趣十足；他讲语文，
为了让孩子们记住笔画繁复的繁体字，就编顺口
溜 ，将 复 杂 汉 字 拆 解 得 浅 显 易 懂 。 如“ 爨

（cuàn）”字，有36划，既难认，又难记，孙敬修琢
磨来琢磨去，想出这样一个顺口溜：“興（兴的繁
体字）字头，林字腰，屁股底下大火烧。”这个顺口
溜朗朗上口，学生们一下子就把这个字学会了。

孙敬修在电台讲故事，不是照稿念，而是力
求自然与口语化。他讲故事的时候，有时用“好
家伙”这个惊叹句，小朋友听起来备觉亲切。他
讲故事的形式多种多样，一会儿猜谜语、一会儿
唱歌、一会带大家做“手指操”……小听众们非常
喜欢。

一次在电台做节目，孙敬修把一位年轻编辑
的稿子做了大幅修改。年轻的编辑很不满，认为
自己是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稿子经过领导审查，

毫无问题，这么改是不尊重他的劳动！孙敬修耐
心解释说：“给小朋友讲故事，不是念稿子，要
让孩子们听懂与接受，就要注意口语化原则。如
果照稿一字不落地念，直接找播音员好了！”

电台领导贾玉芝对孙敬修的“改稿”非常
赞赏，号召部门编辑同志都向孙敬修学习。一
次，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副局长温济泽突然来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办公室，找到了部、
组领导和孙敬修，说在广播里听到孙敬修讲的

《西游记》故事，觉得非常生动、非常自然、非
常口语化，他指示孙敬修发挥自己的语言特
长，不要受稿件文字的限制。这对孙敬修是一
个极大的鼓励。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郑佳主任的鼎
立支持下，孙敬修开办了专为学龄前儿童和一
二年级同学听的《小喇叭》节目和专为高年级
同学听的《星星火炬》节目，后来还开办了一
个为中年级同学听的 《向日葵》 节目，《小喇
叭》节目被中央电台评为“十大名牌”节目之
一。而今在电视、电台中，“小喇叭开始广播
了！”的声音但凡响起，便不知勾起多少人对曾
经流金岁月的深情怀想。

“一位学者在研究孙敬修讲故事的艺术
时，把他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划分了这样几个
阶段：二十年代准备期——为讲故事准备了知
识，积累了材料；三十年代探索期——开始在
实践中探索，探索出一条自己的路；四十年代
创立期——形成了自己讲故事的大众化、民族
化风格；五十年代深化期——在新的形势下，
无论在人物、语言、表现手法上，还是感情、
立场上，都达到了成熟阶段。”韩宝华说。

孙敬修的徒弟肖君曾向恩师请教：“孙老
师，我也讲赵州桥，您也讲赵州桥，为什么您
讲，孩子们就爱听，我讲就吸引不住他们
呢？”孙敬修对肖君说：“你心中缺少一个

‘爱’字。爱小朋友，爱你所从事的事业，不
能光在字句腔调上下功夫，要在心里、思想上
下功夫啊！”从那以后，肖君不但在口气、语
调上模仿孙敬修，还跟孙敬修上学校，去少年
宫，一起去接触儿童。后来，肖君在孩子们面
前也有说有笑了，他讲故事，和小朋友之间也
有问有答了。

温暖永续 “孙爷爷的儿歌”代代传

1990年3月5日，韩宝华在《人民日报》看
到孙敬修逝世的消息，立刻向单位请假，从沈
阳赶到北京，送自己敬爱的孙老师最后一程。

孙敬修去世后不久，他的小儿子孙全来跟
韩宝华联系，说北京少年宫要在景山公园为孙
敬建个塑像，并想收集一些孙敬修生前与小听
众们的来信，作为资料凭证。韩宝华将自己珍
藏多年的与孙敬修的通信委托在列车当乘务员
的亲戚，直接交到孙全来手中。而这些作为岁
月物证的往来信件，成为新华社全媒体编辑中
心记者找到韩宝华的采访线索。

现在，已当奶奶的韩宝华又把孙敬修当年
教她的故事与儿歌，讲给、唱给自己才四岁的
小孙女张慕瑶听。瑶瑶在幼儿园唱奶奶教的

“小松树快长大，绿树叶新枝芽，金色的太阳
照耀着泥土，快快长大快快长大；毛主席共产
党像太阳像爹娘，滋润着我们哺育着我们，快
快长大快快长大……”90 后的阿姨们备感吃
惊，忙问“瑶瑶，你父母多大年纪了，怎么会
教你唱这么老的歌曲？” 瑶瑶解释说：“这是
奶奶教我的啊！”后来，年轻的阿姨们也学会
了这首歌，纷纷夸奖此歌好听。

韩宝华表示，歌曲《小松树》是电影《雷
锋》里的插曲，创作于1971年，是一首著名的
少儿励志歌曲。雷锋的故事，是孙敬修生前最
爱讲的故事之一。“孙老师一生爱儿童，一生
倾注于‘爱与美’的人性教育，他是当之无愧
的‘中国的安徒生’！”重忆那位影响了自己一
生的可敬老人，今年 70 岁的韩宝华，无限眷
念、满满深情。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2019年，由新华社策划的《国家相册》专题节目进入第二期制作，已故著名儿童教育家孙敬修榜上有名。新华社全媒体编辑中心的记者在国家档案
馆查询孙敬修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多封署名为“韩宝华”的沈阳女士的来信。于是他依据相关线索找到了韩宝华，从而再现了一段感人的岁月往事。

“故事爷爷”与“宝华姑娘”的岁月情缘

孙敬修的“忘年交”、沈阳退休医生韩宝华。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韩宝华年轻时的照片。 采访对象供图


